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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编剧沈晓富，原六安市
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皖西庐剧艺术
研究学会执行主席，其创作成果丰
硕，不完全统计：大型舞台剧目25
台，小戏小品70多个，曲艺40多件，
电影剧本5部，电视剧20多集，且这
些作品大部分或演出，或发表。在各
类赛事或评选中，共获得全国性奖项6
件次，省、市级奖项50余件次。另
外，他还创作、发表大量的其它各类
文艺作品、文艺评论、地方文化研究
文章、学术论著等约300万字。

近日，他从众多作品中挑选出一
套《沈晓富戏文选集(全七册)》，打
开这套选集总目录，简直让人眼花缭
乱，戏剧、影视、曲艺、诗歌、小
说、散文、文论，甚至于歌曲，几乎
无所不包。但最能证明其创作功力首
当戏剧，古装戏剧本《七斤》争取到
国家艺术发展资金，验收合格后，又
获得国家优秀剧目推广资金。大型剧
目《香椿树》《永不凋谢的花朵》
《信义人家》《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又见桂花开》《山路弯弯九十
里》《大湾村的外来媳》《新梦》
《锁龙图》等剧本，从省内众多竞争
对手中夺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专
项创作资金扶持，并以《信义人家》《又
见桂花开》《锁龙图》三次夺得省“五个
一”工程大奖。除了舞台剧，他还填补了
皖西两项空白：《漂泊者》为皖西首部电
视连续剧；《周末村官》为皖西首部电
影。由于创作成就突出，他实至名归地
荣获“六安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称号。

沈晓富出生在六安，家庭普通到
上推三代找不到一个识字人。难得文
盲父亲极崇尚读书，他初中毕业被六
安高级中学(现六安一中)录取，课余
开始学习乐器。继而自学起简谱，为演
奏水平提升扫清主要障碍。从学校图
书馆翻找到从苏联引进的一套音乐本
科教材，于是猛啃起来，虽没全部消
化，却打开了音乐视野，对后来歌曲创
作产生重要影响。如作词兼作曲的《四
千年思念》获六安市“五个一”工程奖，
两部大型少儿歌舞剧《彩阳》《永不凋
谢的花朵》均为自己作曲，并为省财政
厅创作厅歌《财缘》，由著名作曲家徐
沛东作曲，著名歌唱家阎维文演唱，中
央交响乐团伴奏。

1968年插队今张店镇太平桥乡。
那时县区频繁举办文艺调演，优秀节
目层层选拔上调，能吹、能拉、能

编、能导的沈晓富，一时成了公社和
大队的宠儿。先是写对口词、小快
板，后来写小演唱、对口剧。他善把
本土方言和生活语言嵌入作品中，生
动传神，这是他作品的一大突出风
格。接着革命样板戏兴起，这时更
“红”了，他不但要拉琴，还要教
唱，所有角色唱腔都得一句一句来，
熟练到几个主要剧目台词都记得烂
熟，对后来戏剧创作起到很大作用。

知青的日常还是要参加生产队田
间劳作。农活本来就辛苦，特别是春
夏交替的双抢季节，好多学生吃不了
苦，想方设法逃避，沈晓富却不一
样，他每样农活都拿得上手，甚至比
当地社员还能干，创造过生产队个人
全年总工分第一纪录。和社员干一样
重活，吃一样饭菜。闲时还自学了木
匠、搬匠、瓦匠、漆匠手艺，特别是
木工活，打家具、箍桶、架房梁，都
达到专业水平。时而挑着工具箱，踩
百家槛做私活，挣主家一日三餐、一
包香烟、一元五角工钱。他把自己完
全搓揉进泥土中，深得山民认可。零
距离接触到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人和
事，后来都成了作品中人物的头、
脚、身子、鼻子、耳朵。

沈晓富因创作小戏《老木匠上
工》两次被调往省城公演，被特招进
六安县创作组，开始了专业创作，而

且一干就是一辈子。1976年，他把自
己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山水之间。时
至今天，他依然与那里的老朋旧友保
持礼尚往来。他认为，对他而言，8年知
青生活磨练了意志，同时也成就了他的
创作事业，是他人生中最宝贵财富。

工作后不久恢复高考，因种种原
因错过，好在他及时进入电大文科
班，如果说8年插队补足了生活实践，
3年电大极大提升了文理水平。在学习
中国现代文学时，被中国革命文学拓
荒者蒋光慈的经历和贡献深深打动，
遂用电视连续剧的形式把其展示出
来，《人民日报》《文汇报》《安徽
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相继做过报
道。1990年，沈晓富拿出第一个独立
创作大型剧本《樊氏狗肉铺》《安徽
新戏》发表，又参加全省调演并得
奖，从此，他进入全省大型剧目创作
赛道。随着剧目增加，技法越磨练越
成熟，《杜喜梅》《白日耗子》《百
面人生》等大型剧目陆续问世。

他的创作内容立足本土题材挖
掘，把坚持“写皖西、唱皖西、赞皖
西”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他翻遍党史
资料，利用一切机会实地采风，徒步
登上过白马尖、天堂寨、金刚台。跑
遍大别山革命老区，追寻革命先辈的
故事，尽可能化成作品，展现在舞台
和银屏上。从曲艺《立夏节暴

动》，到后来的大戏《晴天榴火》
《霜天红叶》《爬埂草》，无不彰显
皖西人民的奉献精神。特别是体现在
蒋光慈身上的红色文化魅力，更是深
深吸引着他，先是电视连续剧《漂泊
者》，后又推出黄梅戏《新梦》、校
园励志歌舞剧《少年蒋光慈》，可以
说为传承红色基因不遗余力。

其二是关注英模题材。写全国先
进工作者周世友的黄梅戏《香椿
树》、电影《周末村官》；写霍邱县
替亡兄还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
张仁强兄妹的《信义人家》；写金寨
县全国植树模范李正恩的电视报告剧
《活人碑》；写金寨县大湾村勤劳致
富先进人物的庐剧《大湾村的外来
媳》；写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龙
河口《锁龙图》；写六安市公安局优
秀特警薛军的配乐诗朗诵《火舞者之
歌》等等，唱响一首首传递正能量的
新时代颂歌。

沈晓富是戏剧创作的大家很多人
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在皖西
地方文化，特别是红色文化研究上作
出过贡献。《中国曲艺志》是国家
“七五”和“八五”艺术学科重点科
研项目，他受聘为《中国曲艺志·安徽
卷》编委，具体承担六安地区编纂任
务。这项工作既无报酬又非常繁重，
他花了7年时间，为省卷提供十大分类
文稿20余万字，同时主编主撰《六安
地区曲艺志》在全国发行，在全省独
一无二。志书中包罗了皖西地区所有
地方曲种，对后来本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申报和保护起到关键作用。更重要
的是，他在研究皖西艺术时发现红色
曲艺，填补了省卷空白，定为重大科
研成果。后又被聘为《中国民间文学
大系(说唱)·安徽卷》编委，还主编了
《六安市民间故事集·金安卷》，并亲
自深入民间采集。

在任六安市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
时，为国家级非遗皖西庐剧尽到应
有责任，率人去外地调研取经，申
报成立皖西庐剧艺术研究学会，并任
执行主席。除开展多种形式传承活
动，还创办《皖西庐剧》杂志，任主
编，保护了大量珍贵资料。如今，卸
去各项职务的沈晓富，仍关注戏剧传
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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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马年春节，难得清闲，居家捧读刘震
云先生的《一句顶一万句》。一个人一本书
一杯茶一碟瓜子，好不自在。一周时间把几
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看完了，感慨万千，不忍
掩卷。

《一句顶一万句》以中原大地延津为起
点，铺展开一幅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国人生活
长卷。作品没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却在
市井烟火、乡野闲谈间，道尽普通人的生存
困境、精神孤独与命运漂泊，将小人物的悲
欢与时代的沧桑紧密相连，于平凡中见深
刻，于琐碎中显厚重。

主人公杨百顺的一生，是底层小人物被命
运裹挟的真实写照。他一生三易其名，从渴望读书却不得的杨百顺，到改
名杨摩西，再到入赘吴家改名吴摩西，最后流落陕西后化名罗长礼终老。
每一次更名都是一次身份的剥离与人格重构，每一段经历都写满无奈与屈
辱。他卖过豆腐、做过木工、杀过猪、染过布、挑过水，辗转于各式行
当，却始终未能摆脱生活的摆布与重压。看似充满戏剧性的人生轨迹，实
则藏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在物质匮乏、观念保守的旧时代，底层老百姓
被乡土规矩、生存压力与时代洪流推着向前走。他的妥协、挣扎与漂泊，
不是个体的偶然遭遇，而是一代人共同的命运缩影。

这部小说最具魅力的，是浓郁鲜活的河南延津风土人情。刘震云先
生用质朴幽默的中原口语，将延津的市井百态、乡间习俗、人情世故描
绘得妙趣横生。街头巷尾的家长里短、手艺人的行当规矩、乡里人的恩
怨往来、婚丧嫁娶的乡土礼仪，都带着中原大地独有的粗粝与温情。没
有刻意的修饰，却在家长里短的闲谈中，勾勒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性
格，让厚重的故事充满生活趣味。这些风土人情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更
是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土壤，让每一个角色都立得住、活得真。作品的核
心，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孤独——— 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说得
着”的人。杨百顺颠沛一生，所求不过是一份理解与共情；书中无数小
人物，也都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精神慰藉。这种寻找，跨越地域与岁月，
成为贯穿全书的精神主线。

读完此书，方知人生最难得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一句能抵万语的
知 心 话 。 杨 百 顺 的 命
运，是时代的印记；延
津的烟火，是生活的本
真。在喧嚣尘世中，这
份对理解的渴望，依旧
戳中每一个现代人的内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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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贯 一 生  情 系 皖 西
——— 评皖西剧作大家沈晓富

徐本法

沈晓富执笔剧本创作的校园红色励志剧《少年蒋光慈》演出现场(资料图片)。

站在大别山区淠河总干渠源头的青
石板上，晨雾正从水面抽离。风掠过渠边
芦苇，送来湿润的土腥气，混着远处水闸
启闭的嗡鸣。抬眼时，清源楼的飞檐突然
刺破雾霭——— 青瓦如鳞，檐角铜铃串成
弧，风过处，碎响里竟缠着淠河千年的涛
声。友人说“这楼仿黄鹤楼建的，形制几乎
分毫不差”，我却在触到木质廊柱的瞬间
怔然：新漆的光泽下，木纹里似藏着个约
1900年前西哲提出的古老命题——— 忒修
斯之船，若换尽木板，还是原来的船吗？

武汉黄鹤楼，我是在一个梅雨季登
临的。长江水卷着六朝云气漫过矶头，崔
颢的诗碑在雨幕中洇成墨色。拾级而上
时，钢筋水泥的台阶泛着冷光，檐角铜铃
与江风碰撞，碎响里竟听不出“黄鹤一去
不复返”的苍凉。更让我惊觉的是，为让
道长江大桥，楼址北迁一里，远隔沧浪
后，“烟波江上使人愁”的韵味不见了，只
剩导游扩音器里的机械解说。

崔颢笔下的晴川芳草，总在每个春天
从龟山脚下返青；汉阳古树的年轮里，仍
刻着“历历”的执念；江心那朵白云，依旧
载着“悠悠”的古意飘进游人镜头。

古建的“形”可以坍圮，文化的“魂”却
活在诗句的褶皱里、记忆的年轮中、一代
代人的心跳里。当我们吟诵“旧时王谢堂
前燕”，刘禹锡的乌衣巷便永远停驻在六
朝烟雨中，燕子的尾羽扫过王导谢安的屐
痕；当我们念起“二十四桥明月夜”，杜牧
的扬州总有玉人在廊下燕歌，琵琶弦上跳
动着晚唐的月光。反之，有些地方复刻的
埃菲尔铁塔，霓虹映着塔身，却载不动巴

黎左岸的咖啡香；有的公园立的“狮身人
面像”，风沙漫过仿造的纹理，也寻不到底
比斯城的朝阳——— 没有文化基因的薪传，
再逼真的复刻也不过是一具空壳。

那清源楼呢？是不是也只是逼真的
复刻呢？六安的友人特别说明，当地在宣
传清源楼时，从未标榜“形似黄鹤楼”，而
是始终强调这是淠史杭工程纪念馆。

拾级登上清源楼，木栏上的包浆还
带着新漆的涩。七大展厅的灯次第亮起
时，大别山人凿山导淮的老照片在墙上
游走：钢钎扎进岩缝的瞬间，石屑迸成
雪；夯土的号子声从喇叭里漫出来，与檐
角铜铃的脆响绞成一股绳。玻璃柜里躺
着20世纪的夯具，木纹间浸着当年的汗
渍，握把处的凹痕，分明是某双粗糙的手
磨出来的。

在展厅最深处，一张泛黄合影突然
拽住我的目光：数十个青年赤着上身，钢
钎扛在肩头，背景是炸开的岩壁，碎石像
雪片落满衣襟。解说的声音轻下来：“这
是当年淠河干渠工地，这些敦实的汉子
是夯土工。”我盯着照片，解说停顿了一
会复又响起：“当地庆祝淠史杭开工60周
年时，曾寻访过这些人，他们说钢钎扎进
岩缝时，石屑溅在脸上像撒盐。”

展柜里，有柄包浆厚重的夯具，“当年
开山，钢钎钎杆冻手，他们用布条缠了又
缠；雨夜夯土，蓑衣盖着夯具，号子声压过
惊雷。有回粮票断了，全村人把自留地的
山芋往工地送，山芋藤在渠边堆成小山。”

我隔空摩挲夯具上的刻痕，指尖仿
佛划过他们当年手掌磨出的血泡厚

茧——— 突然懂了，
淠史杭的史诗从不
是冰冷的数字，它是
钢钎上的布条、山芋
干酿的酒、雨夜夯土
的号子，是无数双布满
血泡的手，把“人定胜
天”的信念夯进泥土。而
眼前的清源楼，正是这些
血泡与刻痕垒成的碑。

登临此处，风过檐铃
时，恍惚间能听见淠河水闸
启闭的齿轮声，大别山开山
凿石的铁锤声，开凿干渠时夯
土的号子声——— 这些声响，铸
就了另一艘“忒修斯之船”的龙
骨……这时候才惊觉，楼的飞檐
虽借了黄鹤之姿，脊梁里却撑着
另一种史诗：不是文人墨客的烟
霞，是农夫与工匠在山水间劈开的
生路。

暮色垂落时，我站在淠河码头，
看清源楼的轮廓与记忆里黄鹤楼的剪
影在水面叠成双影。长江的浪、淠河的
波，各自托着文明的舟。

正值二月二“龙抬头”，又逢昼夜等长的春分
时节，兄弟俩一时兴起，驾车前往我阔别五十年的
沣河平塘。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更是我曾挥洒青
春、度过五年时光的地方。

虽然已是阳春三月，但乍暖还寒，忽冷忽
热。阴沉沉的乌云压得很低，微风习习扑面而
来，还是有些寒意。

沣河村平塘位于霍邱县城西湖畔，属于丘
陵地带。按照导航的指引，车子颠颠簸簸，
沿着弯弯曲曲的路，翻过几座小丘陵，越过
几条坝埂，拐过几道弯，我的身体随着车子
左右摇晃着。导航告知：平塘到了。

时过境迁，旧地重返。眼前的一切不
仅仅是物是人非，而是物非人非，令我瞠
目结舌，茫然一片。我站在导航定位的
地方，目光四处张望，尽可能地搜寻尘
封在脑海记忆中平塘的模糊印象……难
道是导航导错了？难道这不是那个我
曾经奋斗过的平塘生产队？怎么丝毫
寻觅不到半个世纪前平塘村庄地形地
貌的影子？

在不远处的沟渠埂上，有位老
大爷手握铁锹好像在做着什么农
活，我们撵走几步上前搭讪道：
“老人家，您好！在忙啊，请问
这里是沣河村平塘吗？”“你
们是……这是平塘。”大爷抬
起头用疑惑的眼神瞅了我们一
眼，随口答道，手上仍不忘
用铁锹铲着渠埂边的枯草和
泥土。

我仔细地打量着老人：年约八十，佝偻着身子，
额头上的皱纹被苍凉的岁月刻印出深深的道沟，但脸
颊仍然流露着淳朴和憨厚。我继续问道:“老人家，
高寿啊？”“七十九喽。”老人口齿还算清晰。“你
是平塘人吗？”“是啊，我祖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
从来没有挪动过。”我摘下口罩，理了理头发，拽了
拽衣襟，问道：“你还认识我吗？”大爷这才放下手
上的铁锹，微微抬起头，正面侧面地上下看了看我，
摇了摇头，微笑着说：“不认识，不认识。”“我是
七六年下放的‘知青’，就住在你东屋山隔壁，我是
王玉珏。”当年我是二十来岁青涩的“小鲜肉”，现
在是退休近十年的“老腊肉”，他怎么可能认识啊！

不多一会儿，大爷的记忆好像被拉回到五十年
前，顿时恍然大悟：“哦呦呦，你是王玉珏！”“是
的，是的。这村庄怎么没人啦？”我指了指西边接着
说：“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那片竹林还在，我记得
竹林是那个姓张地主家的吧？”“我就住在那里，竹
林是我家的，我就是那个地主的大儿子。”“哦，你
就是张某富。呀，变了变了，但你的身体还非常硬朗
啊！”老人的话匣子渐渐地打开了，语速也快了些：
“你住的房子全倒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我曾经居住过的宅基地上面，荒芜的枯草在风中东倒
西歪，四周稀稀疏疏生长着些枯藤裹着几棵小杂树。

他又朝西方指去：“当年那灌溉三个大队二十三个生
产队的七百亩沣西大塘，现在没人管理，都慢慢淤平
了，你住家前面的那块九亩梯形大田被修路一分为二
了。”

我慢慢地把过去的地形地貌同现在的地理位置相
比较，除了那不足半亩地的青枝绿叶的竹林依然如故
地映入眼帘外，其它再也找不到一点过去的轮廓和现
代生活的脉络。当年门前鱼儿成群的宽大河渠挤压成
了一条臭水沟；西边水波荡漾的沣西大塘夷为凹凸不
平的荒地；东边“农业学大寨”植树造林的茂盛丛林
残枝败叶；我房后的三分自留地杂草丛生……一片荒
凉出乎我的意料。张老告诉我，平塘庄圩太偏僻了，
交通闭塞，二十几户人家被国家新农村建房统一搬迁
到靠公路边新盖的房子住去了。我原来的几户邻居都
在儿女打工的浙江、江苏和广东生活，长年不回来，
前后只有两位孤寡老人留居在这片荒旷的庄宅里。问
其不走的原因，是舍不得离开这世世代代居住过的老
宅基、老竹园。

天渐渐暗了下来，远处一棵枯萎的老树枝上不知
名的鸟“呱呱呱”地叫了几声，展翅高飞远去。兄弟
俩谢绝了两位老人的挽留，驱车原路返回。我一路归
来频频回头张望，心情难以言喻……

田田
凯凯
平平  

摄摄

春天的脚步近了
带着往日的情怀
向我走来
掀开你的面纱
我听见春神的步伐
越过冬与春的界限
在传奇的故事里
书写着满目的春晖

春天的风儿暖了
带着清新的空气
向我吹来
撩动我的心扉
我闻见大自然的气息
飘过静如止水的池塘
在缤纷的美梦中
传递着诱人的春香

春天的雨丝细了
带着柔柔的凉意
从我脸庞划过
我索性收起伞
漫步在这绵绵春雨中
朦朦胧胧
好像置身于童话世界里
心旷神怡

春天的花儿开了
带着沁人的馨香
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
扑面而来
我静静地嗅着
期待着那股芬芳
去安抚我诗意的灵魂
让我久久回味

春天的姑娘醉了
带着迷人的睡意
徜徉在我的怀抱
一动不动
这天然的装饰
比晶莹剔透的露珠
还要美丽
真想让她醒来
和我来一次春天的约会

第 二 故 乡 行
王玉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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